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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士口述院士口述··大国底气背后的故事大国底气背后的故事

扫一扫
听院士讲述大国底气
背后的故事

杭州深秋时节，记者一行走进西子

湖畔的浙江医院，见到了已满 100岁的原

浙江农业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陈

子元。

“真是太辛苦你们了！”甫一见面，正

在接受医生问诊的陈子元用轻柔温婉的

语气，和大家打招呼。

3年前，陈子元告别了工作多年的浙

江大学华家池校区，选择了在浙江医院

住院休养。

采访当天，陈子元感觉不太舒服，但

还是配合远道而来的记者完成了这场约

了两个月的采访。

作为中国核农学领域的第一位院

士，陈子元是我国核农学的开拓者和奠

基人之一，也是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

科学顾问委员会的首位中国科学家。

“ 做 人 要 诚 ，做 事 要 勤 ，做 学 问 要

精。”这是陈子元对学生的教诲，也是对

自己的要求。

从化学到原子能
农业应用

“您开创了一个新的学科？”

“对，新的，完全新的专业，把同位素

技术用于农业。”虽然记忆力不如以前，

但陈子元眼不花耳不背，能顺利地进行

比较简短的对话。

从事核研究，是陈子元没有规划过

的一段路。

1924 年，陈子元出生于上海。作为

家中长子，他颇有主见，自己规划了“念

书要尽早毕业”的路线——念初一时自

学了初二的数理化，考到其他学校直接

读初三；读完高一直接考到私立的光夏

中学读高三。大学 3年修满学分，刚满 20

岁的他就从大夏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前

身）化学专业毕业。

由于教职有限，他没能留校，而是选

择在上海虹桥路万国公墓附近的四维化

学农场担任化学技师。当时，四维化学

农场正在研究蔬菜无土栽培技术，这与

陈子元的研究方向契合。

冥冥之中，陈子元和农业结下了不

解之缘。

1955 年，党中央作出发展中国原子

能工业的战略决策，1956 年又发出“向现

代科学进军”的号召。随后，我国制定出

第一个发展科学技术的长远规划《1956

年—1967 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原

子能和平利用技术被列入规划，并高居

“今后十二年内科学研究重点”12个项目

首位。

1958年 10月，正在浙江金华“下乡办

学”的陈子元被紧急召回学校，接到了一

项新任务：参加在上海举办的“苏联和平

利用原子能专家讲习班”。

原子能和平利用技术被誉为核工业

里的“轻工业”。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陈

子元重新当了一回学生，如饥似渴地投入

学习。他拥有化学专业背景，对原子、放

射性同位素等概念和基本知识并不陌生，

但在核技术具体应用方面，还是门外汉。

通过学习，他比较全面地了解了核素与核

辐射技术在育种、栽培、植保、土壤、肥料、

化学等方面的应用思路及方法，并在苏联

专家的指导下做了两三个小实验。

这段经历是陈子元人生的转折点，

此 后 他 从 化 学 转 向 原 子 能 农 业 应 用

研究。

结业后，陈子元受命组建浙江农学院

同位素实验室。这是全国高等农业院校

第一所放射性同位素实验室，即今天浙江

大学原子核农业科学研究所的前身。

当时陈子元面对的是一张白纸：要

人没人，要设备没设备，特别是随着中苏

关系恶化和国际封锁，实验室所需的仪

器设备只能自己动手设计、制作。

有些实验室建设必需的物品，例如

放射性测量所用的计数器为军用物资，

无法从民用渠道购得。在中国科学院和

时任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的支持

下，陈子元最终从北京带回来两只放射

性检测必需的盖革计数管，实验室终于

步入运行轨道。

万事开头难。虽然大家干劲十足，

但还是担心放射性辐射问题，包括会不

会影响生育。

通过参加上海的培训以及进一步查

阅资料，陈子元知道，安全是有保障的。

当然他也知道，单是理论的解释，并不能

完全打消大家的顾虑。因此，遇到具体

实验，他亲力亲为，自己带头做，还开玩

笑似地说，反正他已经有孩子了，不怕！

利 用 放 射 性
同位素标记农药

1959 年，浙江农学院同位素实验室

建成。

让人始料未及的是，经历 1959 年至

1961 年的三年困难时期，中国的核农学

教学热“退潮”了，核农业技术应用研究

也陷入了低谷。

结合当时国内发展状况，经过反复

斟酌思考，陈子元作出了一个重要决定：

走出实验室，下乡去，通过实地调研找课

题，突破核农技术研究。

1961 年夏秋之交，陈子元带领团队

正式下乡调研，见识了化学农药的威力。

“过去有了病虫害，农民没有办法，

用了化学农药，病虫害被杀死了，农业产

量增加了。”时隔 60 多年，陈子元仍对当

时的场景历历在目。

在嘉兴和金华一带调查研究中，他

和团队同时亲睹化学农药不规范使用带

来的危害——不仅污染农作物及其产

品，还造成人畜急性中毒。

恰在此时，美国人写作出版了一本

反映滴滴涕杀虫剂危害问题的书《寂静

的春天》，引起轰动。尽管当时无法看到

书作的具体内容，但陈子元隐隐感到，开

展农药安全使用研究应该很有必要。

在与同事们进行了一番总结、提炼

后，陈子元明确了今后一个时期研究的

主攻方向——利用放射性同位素标记农

药，即同位素示踪技术，研究作物和土壤

中的农药代谢残留问题。

同位素示踪技术本身不能直接提高农

业产量，但作为一种信息采集工具，它可以

为安全使用农药提供必要的信息技术手

段。在深入了解杀虫剂的作用机制后，相

关人员就能有针对性地开发新的农药。

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要有放射性

同位素标记农药。

当时这种农药全部依赖进口，不仅

药物价格高昂，采购周期通常也在 3—4

个月。

陈子元发挥化学专业特长，决定自

力更生合成标记农药。

1963 年到 1966 年，是同位素实验室

团队追踪农药残留研究的重要时期。陈

子元和同事先后合成了 15种同位素标记

农药。通过应用同位素示踪技术，他们

对各类常用农药对农作物的吸附、残留、

转移、消失和分解等规律进行了系统研

究，经过无数次实验，明确了农作物农药

残留量与施药的数量、次数、时期、方式

等有关。

20世纪 80年代，核农学研究迎来“科

学的春天”。

陈子元逐步将关注领域扩展到农药

对农业生态环境的影响，将核农学的研

究和应用拓展到包括农、林、牧、副、渔在

内的大农业范畴，并且覆盖生产全过程，

开拓了应用同位素示踪技术研究农药及

其他农用化学物质对人畜、环境污染及

其防治的新领域。

“工作从零起步，为什么推进效果这

么好？”面对记者的提问，陈子元给出了最

朴实的回答：“因为我走在农村的大地上，

走到农民中间，帮助农民们解决问题。”

陈子元经常说，不能让为农服务成

为空话。他本人很愿意到农村去，努力

将专业知识融入农业生产，解决实际生

产面临的问题。

1983 年至 1989 年，在担任浙江农业

大学校长期间，他同样坚持教学、科研并

重，坚持为地方农业和经济发展服务。

浙江农业大学培育的“浙辐 802”水稻等

成果得到大面积推广。

资料显示，20世纪八九十年代，核农

学对我国农业增长的贡献率达 10%。

先做人再做事
然后做学问

学术研究要力争最好，学科建设要

拔得头筹，办学要争一流，进而培育一流

人才、产出一流成果，外表儒雅的陈子元

对“第一”有自己独到的理解：凡事力争

第一，但又不“唯第一”。

陈子元一直保持写总结、作记录的

习惯，这也是他的学习秘笈。

他懂英语、德语、俄语和日语，在农

学所工作时，每天早上都要比正常上班

时间早到至少 20分钟，不干别的，就是自

学外语。他还随身带个巴掌大的笔记

本，看到听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随时都

会在小本子上记下来。

休养期间，他经常翻阅《让核技术接

地气：陈子元传》一书。来访人的名字、

单位、时间，被他一行行整齐地记录在书

籍内页空白处。“2023年 2月后就不记了，

太多了。”老人笑笑。

因为有跨学科的背景，陈子元对核农

学的研究态度一直特别开放、包容。他经

常说，千万不能把自己孤立在一个小实验

室里，要重视多学科的交叉，土壤、化学、

植物保护、动物免疫都和核农学有关，不

仅要将技术手段结合起来，也要把各学科

面临的问题综合起来。这样可以找到面

向农业生产的共同课题，并把各学科的尖

端技术落实到农业生产上。

20世纪 70年代，由于农残超标，我国

出口的部分农副产品遭遇退赔。国家有

意制订一个农药安全使用方面的标准。

因为浙江农业大学起步较早，陈子元成为

“农药残留和农药安全使用标准”重点研

究项目第一主持人，牵头开展相关研究。

这项工作持续 6年，参与的科研人员

多达近 200 名。他们来自全国 43 个高校

和科研院所，涵盖农业、化工、卫生等多

个领域。陈子元将他们组织起来，编制

完成《农药安全使用标准》，这也是我国

第一部农药安全使用标准。

年逾九旬时，陈子元仍坚持每天步

行上下班，早上在办公室阅读学习，下午

则到实验室转一转。所里很多青年教师

很愿意和他讨论问题，听听他的意见。

陈子元感慨，年轻一代的研究课题比过

去更深入了。

陈子元在医院休养期间，来看望的

人络绎不绝。虽然行走已经有些吃力，

但他一定亲自送别每一位前来看望的好

友后辈。记者采访时，陈子元也是不断

地说着谢谢，坚持把大家送至门口，目送

上电梯，并挥手告别。

在给记者的题字本上，他用秀丽的

字体欣然写下几个大字——“做人做事

做学问”。

“最重要的还是做人，人这个字写起

来很简单，一撇一捺，只有两笔，但做起

来却很不容易。”陈子元说，“我的学生

不管成功不成功，首先要求要有科学的

道 德 、科 学 的

精 神 、科 学 的

态度和科学的

方 法 。 我 想 ，

这些总不会错

的。”

这也是陈

子元百年人生

的真实写照。

（中 国 核
学会对此文亦
有贡献）

陈子元：用核技术服务“三农”

“在西北方向距离会场 4800

公里之遥的地方，有一颗千百年来

在中华大地上、在中华文明历史中

闪烁着五彩斑斓光芒的明珠，她就

是闻名世界的龟兹，今天她的名字

叫阿克苏。岁月沧桑，在中国式现

代化伟大进程中，我们应该全力

地、热情地拥抱她，让她焕发新时

代的光芒，这就是这个论坛的初

心。”近日，“读懂中国”国际会议

（广州）“龟兹重光：中国式现代化

背景下的历史文化保护利用论坛”

举办，主持人中国国家创新与发展

战略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委员兼国

际文化交流与研究中心主任单威

这样开场。

龟兹位于新疆天山南麓、塔

里木盆地北缘，是古丝绸之路的

重要枢纽。“其国东通焉耆，西通

姑墨，北通乌孙”“在西域城郭诸

国中最为强大”，这是在班固《汉

书》中、最 早 关 于 龟 兹 古 国 的 记

录 。 它 是 曾 经 的 西 域 政 治 、经

济、文化、贸易中心，曾经的古印

度、希腊、波斯、汉唐四大文明交

汇地……这些“曾经”孕育了丰润

厚重的龟兹文化，留下了克孜尔

石窟、克孜尔尕哈烽燧、苏巴什佛

寺遗址三大世界历史文化遗产，

实证了新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的生动历史，彰显了中华文明开

放包容的格局，在人类文明发展

的历史长河中产生了深远影响和

重要作用。

在论坛上多位专家学者就龟

兹的文化遗产保护进行了交流。

“在西汉时期，全国有 5900 万

人口，塔里木盆地周围有 30 万左

右，鼎鼎大名的楼兰有 1.4 万，而

龟兹的人口有 8 万多。”新疆文博

院党组成员、副院长，新疆博物馆

馆长于志勇强调，从东西方文化

交流来看，龟兹是西域经济文化

一 个 非 常 重 要 的 中 心 。 公 元 78

年，班超曾在一封写给皇帝的信

中讲道“得龟兹者，则西域未服者

百分之一耳”。著名学者霍旭初

曾用“大龟兹”概括龟兹历史文化

的博大、开放。

今天，随着共建“一带一路”

的深入推进，人们更加需要重新

认识、发现、定位龟兹，做好以龟

兹石窟、佛寺为代表的文化遗产

的系统阐释利用。中国古迹遗址

保护协会数字遗产专委会主任贺

艳建议，要“以古向新，让世界更

好地看见龟兹”，比如，对龟兹故

城文博中心、传统街区生活中心、

清代子城创意中心等加强活化利

用、数字文化时尚创意植入，让它

们真正活起来。

埃塞俄比亚前总统穆拉图·特

肖梅认为，文化遗产属于过去，而

现代化是讲现在。但是，文化遗产

传承保护是让民族特色代代相传

的重要基础，也是推动现代化发展

的重要力量。

近年来，在文化润疆重大部

署下，新疆全面加强龟兹文化遗

产保护、传承和利用。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委书记吴红展

说，通过召开学术研讨会、建设博

物馆、举办“多浪·龟兹”文化旅游

节、推出文艺作品《非遗之美》《杏

花之约·千年龟兹》《印鉴西域·丝

路华彰》等生动实践，当地进一步

守牢龟兹文化的根和魂，丰富其

深厚内涵和精神实质，促进各族

群众有形有感有效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

今年 11 月，十四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了新修

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

法》，将“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

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22

字工作要求完整写入法律，体现了

鲜明的改革导向。“立法的目的就

是为了让文物‘活’起来。”国家文

物局文物古迹司（世界文化遗产

司）司长邓超说。

论坛嘉宾中国国家创新与发

展 战 略 研 究 会 学 术 委 员 会 副 主

席、中国出版协会理事长邬书林，

上海大学丝绸之路文明互鉴中心

主任张安福等围绕龟兹文化传承

发展也发表了许多真知灼见。大

家一致认为，对于龟兹文化的研

究、传播，不仅有助于深入理解中

华 民 族 多 元 一 体 文 化 和 历 史 交

融，更是在展示中华文明从不具

排他性、兼具包容性和不断衍生

发展的文明特征，向世界传递中

华文明的理念。

守护龟兹古国文化的根与魂

“我们小时候”是一套给孩子的国内

名家忆童年的散文集，自 2013 年出版以

来，已推出多位当代著名作家的作品。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迅猛发展的当下，让

孩子 接 受 科 学 精 神 的 启 蒙 、了 解 科 学

家的成长故事，很有必要。因此，这套

书 的 科 学 家 系 列 应 运 而 生 ，包 括 古 生

物 学 家 周 忠 和 的《一 个 人 的 万 物 起

源》，数学家、诗人蔡天新的《海边的男

孩》，理论物理学家李淼的《童年的小宇

宙》。著名科幻作家韩松为该系列作序。

三位科学家都有着了不起的科研成

果，同时，他们又懂得如何给孩子讲故

事。从这三本书中可以看出，他们在儿

童时期就已有很强的觉察力、好奇心、想

象力和内驱力，但并不止于空想和玩耍，

他们非常注重学习，松弛而不松散，为日

后成为大科学家铺下了路。

《一个人的万物起源》将“动物篇”置

于开端，周忠和回忆儿时相处过的动物，

无论家养还是野生，都能与其后来的古

生物学研究经历相呼应：观察青蛙化石

时想起儿时抓蝌蚪；发现恐龙化石胃部

的石子时想起儿时给家禽喂石子；研究

鸟类起源于恐龙时想起儿时抓鸟、掏鸟

蛋。周忠和还做过雪水影响植物生长的

实验。多年后，他更是从这个人生首次

且失败的“科学实验”中总结了科学研究

法的要点……当时只道是寻常，实际上

这些童年经历关联了他后来的每个人生

阶段。因此书中篇目在回忆完童年往事

后，经常能很自然地带出思考的尾巴。

蔡天新的家乡台州黄岩是一座山海

之城。生活条件是有限的，而他的自主

探索是无限的：把路上的石板当作自己

爱吃的麻糍，数到就是吃到，数着数着，

就数出了对自然数最初的喜爱；好奇铺

设马路的沥青是否牢靠，就抓一把放到

头 发 上 ，最 终 洗 不 掉 就 只 能 把 头 发 剪

掉，倒也算是“检验”出了沥青的黏度。

从去县城参加象棋比赛到 15 岁去济南

上大学，这个海边的男孩越走越远。

研究着广袤宇宙的李淼写《童年的

小宇宙》这本书时，只想沉浸式地回到自

己的童年。他小时候很少说话，但是在

学习上轻松开窍，学有所成。只能看看

零件图的课本满足不了他的求知欲，他

就找到母亲读书时的物理课本进行学

习，从《自然辩证法》里学微积分，自寻平

面几何书学了多重积分，还在补习班的

教室外旁听。正是这样的杂学旁收，让

他后来成了县高考状元。李淼的童年就

像他喜欢下的军棋，并非步步精密，但始

终大局在握。

三位科学家这些用长大后的视角省

察过的童年故事，并未失去童趣，还因为

理性的加入变得更加丰富。同时他们又

结合自己的童年经验，为当下孩子们该

如何培养科学精神、健康成长提供了一

些有价值的参考。

三位科学家都认为，人在童年时期

应当保持自然天性、不受过多干扰、多加

尝试，如此才能找到自己的志趣所在，孕

育出独立的人格与思想。

科学的背后需要人文支撑，就像这

三位科学家都有着深厚的文艺素养，他

们在童年回忆里不约而同地都提到了

阅读优秀文学作品。阅读这套中国当

代科学家写给孩子的童年之书，就如同

与科学家直接对话，与科学家共享异代

同构的中国式童年，更贴近，更鲜活。

从科学家儿时故事探寻教育真谛
12 月，海南三亚，洒满阳光的

阿那亚中心草坪上，1500 多位从

全国各地赶来的读书人相聚在一

起 ，参 加 今 日 头 条“ 岛 屿 书 声

日”——《我在岛屿读书》首次线下

主题日活动。这是一场前所未有

的文学大聚会——不仅是文学圈

的联欢，更是一次互联网力量的展

示。一档网红读书节目，从线上走

向线下，从虚拟走向现实，为普通

人搭建起一个快乐的文化市集。

《我在岛屿读书》节目 3 年前

开播，在网上积累了大批忠实观

众。其代表了新媒体平台在深度

内容领域中的突破：在全网的播放

量已超过 100 亿，今日头条上的累

计播放量已经超过 4.5 亿，远超同

类型文化节目，俘获了一批热爱阅

读的观众的心。

此次四场与文学相关的主题对

话从不同角度展开，十余位嘉宾妙

语连珠，从自身经验出发讲述文学

的美妙。现场观众近距离与场上嘉

宾对话，谈文学创作、谈阅读的意义、

谈个人体验、谈旅行、谈感情……

作家余华在活动中说：“阅读

是一种选择。你就是你读过的书

和你走过的路。”这句话深刻地揭

示了文学与生活的密切连结。纸

上的文字，潜移默化地影响人的态

度和选择，改变人的命运。

近年来，文学界愈发受到网络

的影响，不断“破圈”。余华等著名

作家成为网络红人和直播“梗王”，

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也通过短

视频等形式广泛传播。《我在岛屿

读书》节目同样追求“破圈”，将文

学从传统媒体中拉出来，通过线上

线下结合，让文学以更加生动、可

亲、可爱的形象出现，深度嵌入充

满烟火气的生活。

网红读书节目在线下的火爆，

证明了文学爱好仍是一种主流的

爱好，即使在碎片化的内容洪流冲

击下，人们依然渴望深度地阅读和

思考，文学仍然可以在生活中扮演

重要的角色。

《我在岛屿读书》节目不仅为

读者提供了精神慰藉，也为文学开

辟了新的可能性。跨界传播或许

还会有新的尝试。小岛传来读书

声，文学得以借助新的媒介绽放光

彩，与时代同步，与生活同步。

小岛传来读书声

◎本报记者 杨 雪

▲1971 年，陈子元（左二）在浙江农业
大学东大楼生物物理教研室向研究员讲解
农药残留问题。

◀1994 年，陈子元（右一）在浙江大学
原子核农业科学研究所放射性网室内观察
实验植物生长情况。

受访者供图

观众在新疆库车市龟兹魏晋古墓遗址博物馆参观。
新华社记者 丁磊摄


